
记得每次回乡下老家，都要经过旧时的乡
电影院。如今电影院早已人去楼空，但那高高
的石板台阶依旧，那时候的一位放映员还在，只
是他已经成为满头银发的老人了。有一天我路
过时看到他在路边散步，我停下车和他搭讪，没
想到他居然还认识我，甚至还准确地叫出了我
的名字。他说我经常去看电影，最喜欢坐在他
的放映机旁边，看电影时老是向他问这问那。
在和老人的谈话中，我仿佛又回到了那纯真的
少年时代，往昔岁月中的那份温馨的感觉，瞬间
填满了胸膛。

去年暑假中的一天，我去北京旅游。在南
通汽车站候车室，我听到有人在叫：“吴老师。”
我循声望去，没有找到熟悉的面孔，不过我注意
到坐在斜对面的一个 20 多岁的小姑娘正深情
地注视着我，我想就是她，可我实在想不起这位
昔日学生的名字，又不好意思问她姓甚名谁，于

是向她笑了笑。她走近我，坐到我身边，问我去
哪里，我说去北京，她微笑着告诉我，她也去北
京，在一家公司打工。而后她回忆起我十几年
前给他们上课时快乐无比的情景，仿佛就是昨
天发生的场景。这些在我的头脑中早已灰飞
烟灭的事，学生还记忆犹新，我蓦然感到一种
无言的幸福，一种莫名的快乐，我的眼前一亮，
灵感油然而生：“你叫张亚云，你妈妈是做服装
的。”这时的张亚云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激
动地说：“好多年了，想不到吴老师你还能叫出
我的名字。”喜悦之情洋溢在她充满青春活力
的脸上。

不久前去一家报社领奖，在总编办没遇到
发奖的同志，办公室的人告知那人要晚一会儿
来，让我等等。我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见门
外进来一人，径直走到办公室一隅，与别人私
语，没有注意到我在这里。“这不是我高中的一

个同学吗？”我一下子认出她，叫了她一声。她
循声回过头来，见是我，惊讶地说：“是你呀，这
些年不见，你居然还能叫得出我的名字，我真是
老感动的噢！”她动情地说着，脸上泛着红晕，那
种被别人记住的幸福溢于言表。

茫茫人海，滚滚红尘，回眸四望，被人记住
是一道绝美的风景。一个人在万千人之中，于
多少年以后，依然能准确无误地喊叫出某个人
的名字，这是多么让人感慨，让人感觉到幸福的
事情。记得海伦·凯勒说过：“世界上最好的和
最美的东西是看不到也摸不到的，它们只能用
心灵感受到。”让你记忆的种子开出缤纷的花，
飘散迷人的芬芳，那是感情在历经岁月尘封之
后，打造出的人生佳酿。我真愿意自己平淡的
生活中能多一些这样的意外惊喜，我也愿意把
这种幸福，送给别人，让彼此都在心底留住一份
美好的记忆。

心是快乐的根 □刘亚华 我爱做“红娘”
□佟雨航

被别人记住的幸福 □吴建

那条消失的厂路 □施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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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那条我走了 40 多年的厂路，在最
近一年多的时间内慢慢地消失了。取而代之
的是，正在修建中的双向 6 车道的和平东路。
修新路没得说，可老路也不会因此消失，因为
它见证的那段历史让我刻骨铭心，而且时间愈
久在我的脑海里愈加鲜活。

这一条近4华里的厂路，坐落在合肥市瑶
海区老合钢公司厂内。我是 1970 年进合肥
化工厂当工人的，化工厂和合钢是两个相邻
的大厂，一墙之隔。那时化工厂只有东、西两
个生活区，职工、家属及子女去市内和平路乘
公交 3 路车或其他什么的，有两条路可选择，
一是拐个大弯上合裕路(现改为裕溪路) ，再
到和平路；二是抄近一半路从合钢进去直达
和平路。由于当时合裕路是沙石路，路况不
好，且晚上不通公交车等原因，故化工厂职
工、家属及子女大多选择后者。这条厂路附
近有两家电影院，更富有吸引力。记得我和
我的同伴们，早早晚晚甚至半夜不知看了多
少电影。因为和平路煤球厂出售的煤球好

烧，许多职工都拉着小板车从合钢厂路抄近
去购买。为了讨师傅欢心多学技术，我也多
次利用休息时间加入购买队伍。那个年代以
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厂多次
组织广大职工，沿着这条线路参加省体育场
万人大会庆祝活动。1980年夏天合肥地区遭
受特大水灾，化工厂两卡车民兵受命参加坝上
街破圩抢险堵漏战斗。十万火急的民兵从合
钢公司厂路穿插至现场，保障了抢险任务圆满
完成。至于平时，化工厂职工家庭在合钢公司
厂路上个人活动，那太习以为常了。故全厂上
下与这条路几十年来结下了深厚感情。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企业改制，厂已经不
是原来的厂了，但路还是那条路，不过由政府
接管了。现在打造合肥东部新中心，和平路东
扩经合钢公司至郎溪路。今年底，居民们家门
口就能乘坐到3路公交车，再也不用绕弯子或
徒步去找公交车站了。可那段难忘的岁月，那
条消失的厂路，将会永远驻留在人们美好的记
忆中。

我爱做“红娘”，原因有二：其一，先天的基因
遗传。俺娘是有着40年辉煌履历的金牌红娘。据
说，俺娘当年怀我时，还在为一对良人的姻缘东奔
西走。其二，后天的耳濡目染。俺少女时代特喜欢
看《西厢记》，被剧中那个为了成全张君瑞与崔莺莺
美满姻缘而从中穿针引线、传书递柬、聪明勇敢又
足智多谋的小丫鬟红娘迷得五迷三道。当时还是
小丫头片子的俺，便向爸妈表决心、树理想：长大了
俺也当红娘！当场把俺爹俺娘雷倒击晕。

不想，俺长大后阴差阳错成了一名温文尔雅的
教师，与机智诙谐、伶牙俐齿的红娘相去甚远。理想
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为了生活，俺不得不做着自己
并不是很喜欢的工作。所幸的是，做红娘与做教师
并不冲突。教学之余，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俺可
以不务正业做红娘。戏剧性的是，俺的红娘处女秀
竟是给俺自己当了一回红娘。

事情是这样的：大学毕业后，俺分回小镇教书，
小镇里文化人不多，俺又眼眶子高，终身大事就那
么一直浑浑噩噩地蹉跎着。一个周日，俺陪俺娘在
街上闲逛，遇到了俺家世交周阿姨，周阿姨说正想
找俺娘给他家公子做媒呢，转头又对俺说，你们学
校里有没有合适的窈窕淑女，也帮阿姨留心一下？
周阿姨的话飘进耳膜的瞬间，俺有一刹那的飘忽，
脑子里不知怎么就冒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阑珊处”的感慨：寻寻觅觅这么多年，却原来俺的另
一半就潜伏在俺身边啊！

周阿姨的儿子军校毕业后，在陆军某团做参
谋，正是俺心仪的结婚对象，而且俺们从小就青梅
竹马，知根知底，上了大学后才各奔东西，见面少
了。这可真是瞌睡遇到了枕头，机不可失啊。知女
莫若母，俺娘一下就看穿了俺的小心思，回到家后
便问俺是否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俺忙摆手：“不
用，俺要学那刘巧儿——自己找婆家。”俺特地去影
楼拍了玉照，挑出自己最满意的一张，然后装进一
个牛皮信封里寄去了部队……最终，俺如愿以偿把
自己嫁给了俺的“青梅竹马”。

结婚后，俺对当红娘的兴趣越来越浓，和亲戚、朋
友、同事们一起聚会时，总是留心探寻他们身边有没
有适龄未婚男女，然后偷偷把他们一一整理记录在笔
记本上，竟也成功地促成了几对姻缘。

我 19 岁那年，父亲因为生意失败整日借
酒浇愁，母亲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疼得呻吟不
已，我也因为初恋的失败一蹶不振，我的家庭，
陷入了最惨的境地。在父母流露的失落、难过
与厌世的心理影响下，我一天比一天消沉，总
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

就在那个暴雨倾盆的夜晚，我服了 20 多
粒安眠药静静地躺在床上，我的脑海里，是解
脱之后的自由与欢欣。我不知睡了多久，醒
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父母守在床边，喜极
而泣。但最终，他们连一句埋怨也没有说。
也就在那时，父母的注意力，全转移到我身
上，每天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饮食起居，陪我
聊天、说话，还耐心地开导我，父亲像换了一
个人，再也不在我面前抱怨生活了，母亲用坚
强隐忍着病痛的折磨，装作一副快乐幸福的
样子。

在父母的悉心照料下，我的身体渐渐好了
起来，但心灵的创伤，却像一道裂开的口子，不
时地往外淌血。

那天，邻床换了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男
孩，了解得知，他父母在他一岁时就车祸双亡，
年幼的他由爷爷奶奶一手带大，如今，一种莫
名其妙的病纠缠住他的身体，生活的艰难与不

幸可想而知。可他，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没事时就捧出一本书如饥似渴地读，和生活在
蜜罐里的孩子没有两样。

一天，我好奇地问他：“你那么不幸，为什
么还这么快乐？”他笑了笑，回答我：“看到一本
书上说，上帝是个顽皮的孩子，因为喜欢你，所
以就狠狠地咬了你一口。我是不幸的，也是幸
运的。这是老天故意要考验我，我哪能被他打
倒呢？我得努力活出快乐与幸福给他看。对
了，教你一招，当感到不幸时，要学会为心灵解
套，因为心是快乐的根，在苦难面前，有人会把
它作为生活的调料，永不低头；而有人会把它
作为生活的毒药，走不过去。”他似乎是在对自
己说话，还紧紧地握了一下拳头，像给自己加
油似的。

他的回答，让我自惭形秽羞红了脸。比
之他的不幸，我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呢？至
少，我还有双亲，我还有健康的身体，感情的
挫折那仅仅是人生路上必须的经历，想想父
母为我的付出，我更加心存歉疚，决定好好
生活。

心是快乐的根。心宽了，路也就宽了。只
要放宽心，积极乐观的你很快就会打开幸福和
成功之门，走向人生绝美的风景。


